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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是杰出的民族英雄，更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的重要代表。为还原真实可信的郑成功形象，作家张培

忠历时16年，深入上百处史迹实地踏访，系统研究近千种史

料，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赤心擎海：郑成功传》。作品以

全球史视野铺展叙事，完整勾勒出郑成功从儒家学子到水师

统帅的人生轨迹，深刻阐释其忠诚品格、海洋意识与战略远

见，将家国大义与赤诚担当熔铸于字里行间。近日，《赤心擎

海：郑成功传》新书发布会暨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文学

评论界、史学界、出版界和新闻界的2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这部作品展开研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何向阳对该书的出版表

示祝贺。她谈到，这部作品深刻呈现了郑成功的精神世界，彰

显了其作为民族英雄的宏大格局与历史担当。“作者张培忠秉

持宽广的文学视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创作出的《赤心擎海：

郑成功传》可谓史料扎实、气象恢宏。”

史笔熔铸英雄魂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谈到，为民族英雄郑成功撰写一

部完整而有深度的传记，是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郑成

功主题在当今时代尤为重要，其所牵涉的历史十分复杂，围绕

他的历史论述从未停止，郑成功所开启的历史篇章尚未结

束。”因此，该书在此时出现，是站在深厚的历史纵深中，面向

未来展开的一条充满正气、充满中华民族信念与力量的历史

脉络。他认为，郑成功的意义已超越传统民族英雄范畴，他是

中华民族在大航海时代面对西方冲击的第一次有力回应。因

此，该书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现实。李敬泽也坦诚地谈到，

阅读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在史学严谨与文学表达之间的“纠

结”，并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期待。他建议张培忠未来可以再写

一本以郑成功为中心、描绘17世纪东亚海上世界的著作。

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将该书誉为传记文学的一

部“大作品”，并从“六个大”的角度作了深入阐述。首先是作

品所处的“大动荡”时代背景，即明末清初统治更迭、战事频

仍、人际关系崩塌重组的复杂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内心

世界的“大动荡”。其次是“大复杂”，这体现在家族与国家利

益的交织、郑成功本人血脉与行为的复杂性，以及与多方势

力关系的错综交织。再次是“大国族”与“大英雄”。该书体

现了基于海权与战略思考的“大国族”观念，将家族命运统合

于国家整体之中。由此，作者成功塑造了郑成功这位贯穿始

终的“大英雄”形象，其气节与精神特质在结局处理中得到升

华。最后是“大格局”与“大功夫”。作者以比史料更宽广的

心胸观照人物，将其置于宏大历史象征体系中，展现了“大格

局”。而“大功夫”则体现在大量文献考据、田野调查，尤其是

亲赴日本查找、辨伪史料的艰辛历程。他谈到，作品气韵贯

通，兼具传记文学的真实与历史小说的生动，具备显著的影视

转化潜力。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臧永清谈到，该书的出版是出版界坚持社会

效益优先的体现，展现了国家级出版机构在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方面的责任。“这部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历史、传承

文化、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认为，若将郑成功置于传统

戏曲的意象中，他必然是一位正气凛然、忠勇十足的“红脸人

物”。他谈到，《赤心擎海：郑成功传》之所以感人至深，正是因

为作者不仅生动刻画了这位乱世英雄的形象，更将“红脸”所

象征的家国大义、赤诚担当熔铸于叙事之中。

赤胆忠心映千秋

文艺报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认

为，对郑成功的书写首先是一场“叙事争夺战”，是对日本等

关于郑成功及台湾归属的不实叙述的迎头痛击与正本清

源。其次，作品具有强烈的以史为鉴价值，书中记述的郑成

功通过经济封锁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妥协、最终收复台湾

的历程，对今天思考国家统一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他赞扬

作者潜沉16年、纵横数万里、阅史近千卷的功夫，以及将郑

成功置于国际战略视野的新叙事方式，提出郑成功收复台湾

是“中国第一次对西方战争的完全胜利”。他认为，作品通过

塑造郑成功始终不渝的忠义精神与浩然正气，生动书写其命

运故事与复杂历史背景，使之成为一部担得起“厚重”二字的

信史。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认为，郑成功作为杰出

的民族英雄，其本身价值决定了这本传记的重大时代意义。

作品具有新格局、新思维、新高度，将郑成功置于宏阔的大历

史与国际视野中，并在真实性上实现了对历史结构逻辑和人

物关系的深刻把握，即“逻辑真实”与“关系真实”。作品实现

了传记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史料扎实，文采斐然，成功塑

造了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形象。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彭玉平注意

到该书在设计上的匠心，例如选用颜真卿书法题签与荷兰藏

画封面，暗含精神传承之意。他认为，郑成功是从历史走向今

天与未来的世界级人物。该书的成功在于将人物写“活”写

“大”，并未回避其内心的矛盾与复杂，在历史与文学的张力中

精准把握人物形象。他特别欣赏作者雅洁凝练、富有张力的

文字风格。尤其是在台湾问题备受关注的当下，该书的出版

恰逢其时，兼具历史、文学与时代价值。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认为，该书是融合历史深度、现实

关怀和艺术创新的力作。他着重谈了三点：一是在历史重构

上，挖掘与建构并重，在学术发现与现实价值上均有新突破；

二是体现了追求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的非虚构精神，堪称关于

郑成功“最全面、最真实”的版本之一；三是通过艺术呈现，在

复杂历史画卷中凸显人物精神，实现了历史人物的文学再现

与精神升华。

《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王国平认为，该书提供了强

烈的历史现场感。他还特别谈到该书的励志价值，认为其探

讨了“人何以成为人”的生命命题，展现了郑成功如何在时代

巨变中打好一手“烂牌”、处理忠孝难全的抉择、最终成为精神

图腾的过程。他引用后记中“爝火不息”一词，认为这体现了

作家与书写对象之间的精神共鸣。

浩气长存天地间

中国作协创联部原主任彭学明概括该书是以郑成功为基

点的国家叙事、以台海为核心的英雄史传。他认为，阅读该书

能够增强当下实现国家统一的文化自信。“在艺术特色上，作

品具有全景展现与立体塑造、史料扎实与驾驭力强、精神内核

开掘与群像生动鲜活三个显著特点。”

《光明日报》文学作品版主编饶翔关注到了该书扎实的史

学价值与叙事能力。他认为，作者颇具“良史之才”，既体现在

史料的严谨考辨与取舍的功力上，例如对郑成功入国子监时

间、死因等关键问题均作了细致辨析；又在叙事上语言节制，

于繁复的历史线索中紧扣人物主线，脉络清晰。作品深入展

现了儒家文化对郑成功忠义人格的塑造，并运用“剖腹洗母”

“毁容而死”等有力细节，将其坚忍决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

分，读来荡气回肠。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分析了作品强烈的爱国统

一倾向，认为其根基在于对传统文化作用的强调、作者深厚的

家园情怀，以及写作的分寸感。同时，还探讨了作品的文学

性：一是采用“太史公笔法”，历史叙述始终围绕具体人物的

命运展开，充满情感共鸣；二是战争描写周密详尽，展现了战

争与政治、经济、科技的复杂关联；三是历史史识贯穿始终，

格局宏大，资料详实，副线丰富，真正做到了“把人放到历史

当中”。

《当代》主编徐晨亮认为，该书揭示了郑成功阐释权争夺

的背景。在此背景下，该书以郑成功为核心、立场清晰的叙

事尤为重要。他肯定了开篇从谈判桌前写起的巧妙设计，以

及作品将郑成功定位为全球化先驱者的新视野，认为该书体

现了鲜明的全球史视野，关注各文明间的互动。此外，他将

该书置于当下历史非虚构写作兴起的脉络中，对其独特价值

予以肯定。

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李蔚超认为，该书以

文学形式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该书确认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世界的深刻联系，明确

区分了中国海上活动与西方殖民扩张的本质不同。在文本叙

事方面，作品构建了顺畅自洽的宏大叙事逻辑，其中的战争描

写借鉴了传统讲史笔法，生动而细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认为，这是一部富

有叙事雄心和完成度较高的作品。该书坚持“由实向虚”的创

作路径，为每个关键场景铺垫了立体扎实的背景。在人物塑

造上，作品既写出了郑成功的精神内核，又深入开掘了其内在

的复杂性。他特别赞赏作品冷峻、节制的叙事风格，将情感克

制地融于客观讲述之中。

薪火传承续华章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胡健代表出版方

致谢。他表示，此次合作启发了出版社对如何通过纪实文学

讲好中国故事的深入思考，未来将继续秉持“把世界介绍给中

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宗旨。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黄少

刚表示，作为合作方，将充分吸收研讨会成果，制定长期营销

计划，让该书获得更广泛传播，为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贡

献力量。

该书作者张培忠在发言中对所有与会领导、专家及出版

合作方表达了感谢。他表示，郑成功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体现

在忠贞爱国、敢于亮剑、海洋视野、重信守诺等方面。他特别

提到日本每年举办“郑成功诞辰祭”的背景，强调争夺郑成功

阐释话语主导权的重要性，并以此书“抛砖引玉”，呼吁更多学

者投身相关研究。

此次活动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联合主办，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弘

视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广东畅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

办。其中，发布会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胡

健主持，研讨会由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

务副会长梁鸿鹰主持。

邹世奇是文学博士出身，但她没有从事学

术研究，而是钟情于文学创作。表面上看起来

是有点不务正业了，其实不然，她的所学没有白

费，而是融进了她的散文创作中。散文集《只向

花低头》就体现了她学与识的有机统一。

《只向花低头》这本书中很大一部分是读

书随笔，或者叫书话，这些文章的写作正是基

于作者的学术背景。书话是一种特殊的文体，

写书话首先要有广泛的阅读和渊博的知识。

如果你总共没读几本书，眼界就不可能太高，

也很难识别书的优劣。其次要进得去、出得

来，做到“言在书中，意在书外”。书话不是书

评，不是要对所读之书进行评价，而是由读书

而有所感悟，借读书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借他

人之杯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读邹世奇的

《只向花低头》，我发现她的阅读面非常广泛，

既有古典文学和世界名著，也有当下的优秀作

品。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读书随笔不是空泛的

议论，而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例如书中有关

《红楼梦》的那些文章，就体现了这一点。《红楼

梦》自诞生以来，有关它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停

止过，还诞生了“红学”。现在，邹世奇也来谈

《红楼梦》，如果没有一定的自信，我相信她是

不敢来蹚这个浑水的。

邹世奇的自信，来自她的学识。书中的

这一组文章，大多能够独出机杼，别出心裁，

言他人所未言，发他人所未发。同时又能够

自圆其说，言之成理，所以一问世就受到读者

的欢迎和行家的肯定。比如，贾宝玉是不是

“暖男”？作者在少年时代是有过怀疑的。但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贾宝玉的一些行为

有了理解，她意识到贾宝玉的那些行为并不

是冷血，而是他的身份决定的。他是贵族，是

孩子，是老庄哲学家，是诗人，基于这一认识，

他那些看似冷血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读邹世奇的散文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比如《村上春树的选择》这篇，乍看标题，

读者定会以为文章写的是村上春树，实则不

然。这就像相声里的“抖包袱”，标题只是一

个引子，最后抖出来的却是《了不起的盖茨

比》。再如《性本爱诗词》一篇，作者认为，李

煜的《木兰花·晚妆初了明肌雪》“是人类自有

文字以来最悲伤的文字之一”，这出乎我的意

料。这首词写于南唐全盛时，描绘的是李煜

帝王生活中宫廷夜宴的盛况。当他写这首词

的时候，定然不会想到日后会亡国、沦为阶下

囚。如果没有后来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

了》，单独读这首词，我不会感到悲伤，只有两

首对照着读，才能体会其中的悲凉。由此可

见，作者的眼光非常独到，常能在寻常文字中

发现别人意想不到的深意。

苏轼论散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

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

理自然，姿态横生。”如今许多人写散文，自我

标榜“行云流水”，实则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

算哪儿，并非“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

止”。真正高明的散文，应如高手放风筝，既

能放得出去，又能收得回来。邹世奇的散文

可以说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行云流水”：表

面风轻云淡，一派闲适，读来轻松自如，毫无

紧绷之感；内里逻辑严密，收放自如，显示出

高超的把控能力与结构功力。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在小说集《五秒钟是什么概念》的后记中，锦

璐对“来路”进行了充分的阐释。从专业技艺层

面，她提出小说家应具备研判与推演人物“来路”

的能力——即敏锐的观察力、感知力、判断力，以

及扎实的虚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地建构

起人物经得起推敲的来龙去脉，织就错综复杂的

人物关系网。这既是对小说基本伦理的恪守，也

是她对小说家素养的理解。而就个人与写作的

来路，锦璐也有一段动情的告白。那是一种跨越

山海与漫长岁月的追溯，既有远离故土、与日俱

增的深切怀想，也有对生命、命运与世界不断理

解、和解的心路历程。对于身处异乡的她而言，

回望与叩问“来路”，既是重新提笔的源头与动

力，也是安放自我最恰切、庄重的方式。因此，

在创作面貌上，锦璐的近作显得既理性冷静，又

多了一份温情。这种看似矛盾的融合，使她的

笔下人物萦绕着浓重的历史纵深感——他们从

时间深处走来，带着各自的“来路”诠释各自的

“现如今”。

在这本小说集的许多篇章中，都有作者对

千帆过尽、劫后余生的苦涩与怅然的直接抒

怀。这些声音来自何处？是《复调喀秋莎》里的

艾四萍，是《毛纺厂在西北偏北》里的玛依拉，是

《不忘》里的梅楠，抑或是《女人边锋》里的“我

们”——一种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集体抒情。

再次审视“来路”，大写的“历史”不可否认地是命

运骤变的始作俑者，而隐微的个人性格与选择，

也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中不断塑造着命运的走

向。每一个选择作用于现实后的那一点点偏移，

便是命运的轨迹。在时间的作用下，它们最终汇

聚成宏观命运的曲折。人物往复于“离去”与“归

来”（或再次“离去”）之间，这种平行空间的极端

跨越，填满了青涩、委屈、倔强以及不断的修正与

坚持，并指向那个总也看不清、却又被一个个选

择注定了的未来。

小说集中的许多人物，都带有一种执拗与孤

勇，透出一股不容说服、不可征服的革命气息与

战斗气质。延续了几代人的革命精神，如同基因

密码般镌刻在出生于1970年代的锦璐及其笔下

人物的性格中——热烈澎湃，又低伏挣扎。有信

念者特有的执着、天真与激情，将城市知识分子

的骄傲、爱恨、忧伤内化为毅然决然的反抗精神

和顽强求生的坚韧品质，经过时间的淘洗，绽放

出诗意的理想主义光芒。这正是她小说人物与

怀旧叙事的精神原乡。散落在小说集里的《天上

的街市》《爱，是不能忘记的》《喀秋莎》等艺术符

号，及其所象征的醇厚、沉静、坚贞与明亮，赋予

了作品和人物的基本氛围与性格：一种沉淀于时

间的恒久而深情的留恋与信念。总有一些神秘

时刻，将这些沉睡的历史遗物唤醒，转化为神奇

的托举力量，给命运投下一束星光。不可忽视

的是，作者拥有正视历史与人性的意愿与能力，

同时也深刻理解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所承载的复

杂性与尖锐性。她试图写出隐藏在浪漫主义温

情背后那些难以言说的痛苦记忆与历史创伤，

写出人物在被抛掷的错位中无法释放的情感与

纠葛。

作为女性创作者，锦璐多次“声明”自己并非

女性主义创作者。这种否定，或许是因为她并未

将某种主义置于创作之前，以立场先行；或许是

有意回避女性主义创作在不断生长、不断被阐

释，却又不断被概念化、对立化的矛盾中被轻易

定义；又或许，某些困惑与困境本就不只是两性

间的，而是所有个体共通的。但无论如何，女性

形象在锦璐的创作中始终占据绝对主角的位置，

她给予了她们更多的眷恋与偏爱。相比之下，她

们更为丰饶勇敢，拥有更幽深的秘密与更多的牵

绊。与其说她们更为艰辛地熬过了命运长河中

的颠沛流离，不如说她们更善于从荒谬中捕捉那

一点点道理，从生命深处汲取情感支撑，更善于

在布满荆棘的命运中寻觅微乎其微的馈赠，反反

复复地向上生长。

与此同时，作者也冷峻地道出了普遍存在

于男性性格中的某种情感障碍——对信任怀有

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甚至与利益无关，仅仅

是那份松懈与摇摆本身，便抽走了他们寻找的

愿望与力量，也因此让他们有意无意地迷失了

自己。在这一意义上，作者似乎在揭示：一直以

来，男人的故事被天然地视为“人”的故事，而女

人的故事只是“女人”的故事。但作者的笔下，

男人与女人同时站在“人”的意义上，平等地面

对命运的分叉，而后分道扬镳。同样，也只有女

性能够给予女性更多的理解、尊重、欣赏、疼惜

与爱怜。《毛纺厂在西北偏北》中的韩斯娇与玛

依拉，《女人边锋》中的睿睿与边锋，《复调喀秋

莎》中的吕心韵与艾四萍，《不忘》中的金燕与梅

楠，无不如此。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几篇小说中

都隐含着一种镜像关系：成年女性对少女的凝

望与回想。穿越时光隧道，玛依拉们似乎看到

了曾经的自己，那一刻，“心里涌起千万怜惜”。

至此，我们仿佛确切地知晓了作者在怀念岁月

里的什么，让她魂牵梦萦、念念不忘的究竟是什

么——是那个还未与命运狭路相逢、对未来充

满幻想的自己，是那个与自己血脉相连、正在恣

意生长的少女。

最后，还是要说一说《五秒钟是什么概念》这

篇小说。在整部集子中，它似乎承担了另一种

功能：一种明确展示“短篇小说”为何物的游戏

性尝试，一种高度调动读者神经的畅快体验。

它充分凸显了“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本体意

义，也将锦璐创作中冷静、幽默乃至“刻薄”的风

格放大到极致。综观锦璐的小说，这一面向其

实一直若隐若现地埋伏在她的创作中，或许这

正是她观看世界、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如

她自己所剖白的：“我学习着冷面但又热情地看

待世界”，“用理性的冰与感情的火，打造淬炼成

写作的钥匙”。

（作者系《广西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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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时间深处走来
——锦璐小说集《五秒钟是什么概念》读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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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心擎海：郑成功传》

为民族英雄立传 为历史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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